
日前， 中国军方在渤海、黄
海、 南海三大海域举行大规模军
事演习，并划定了禁飞区。 即便如
此，还是迎来了“不速之客”———
美军U-2侦察机。 据历史记载，美
军U-2侦察机侵入中国大陆100
多架次，被击落5架。其中，时任某
导弹二营战士王总水参与击落3
架。 王总水是江西省上高县人，于
是我拜访了已78岁高龄的英雄。

机动作战
1959年12月30日，王总水应

征入伍， 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导弹
兵。后任导弹二营二连三班班长，
先后荣立一等功三次。

1960年， 美国为帮助败退到
台湾的国民党反攻大陆， 帮忙配
备了先进的U-2高空侦察机。 这
种侦察机的特点是飞得快， 飞得
高，高空侦察性能好，最大时速可
达1000公里， 实用升高达22870
米， 可在20000米以上高空进行
拍照。尤为惊人的是，U-2高空侦
察机搭载B� 型高空照相机，有非
常规的镜头和容量超大的胶片
盒。除了照相，U-2侦察机的电子
侦察也很厉害， 可以自动跟踪记
录在各种波段上我军的机密电码
和语音联络。 只要我军雷达照射
U-2侦察机，雷达的位置、电波所
有特征都会被记录下来。 因此，
U-2侦察机对新中国构成了严重
的威胁。

为此， 党中央命令地对空导
弹部队要不惜一切代价把U-2侦
察机打下来。 当时我军使用苏联
SAM-2地空导弹武器系统，按
“地防空” 概念设计， 兵器笨重，
机动困难。 空军领导和广大指战
员集思广益， 创造性地提出地空
导弹机动打游击的作战方案，开
创了地空导弹机动作战的先河。

空军领导决定把导弹二营拉
出去打游击。在营长岳振华的带领
下，战士们穿着便装，每天对导弹
发射重型装备进行拆解，再重新组
装好，然后安装好伪装网，最后给
设备通好电， 使设备处在战备状
态。 通过反复艰苦练习，终于锻造
了一支技术精的一流队伍。

三战三捷
1962年，空军指战员根据敌机

多次飞行的路线， 从中寻找规律，
决定在敌机预定航线上进行伏击。
9月9日，二营根据指示，悄悄埋伏
在南昌向塘，等待敌机的来临。 据
前方雷达探测播报，一架U-2侦察
机从福建进入大陆上空，跃过鄱阳
湖上空到达九江后转头返回后，进
入二营导弹埋伏圈。

这次发射是按苏军教令实
施，营长岳振华一声令下：发射！
当时王总水立即按下了发射架按
钮与导弹接通， 发射架导弹与指
挥车信号接通， 指挥车技师按下
发射按钮，三发导弹升空，导弹与
U-2高空侦察机遭遇， 空中炸开
了花，打下一架U-2高空侦察机，
创造了世界奇迹。

U-2侦察机几次被击落后，
美军重新改进了U-2侦察机的雷
达技术， 安装了预防导弹的电子
预警装置， 能够提前探测到雷达
照射， 及时改变航线逃离射击埋
伏圈。针对这一新变化，导弹二营
部队奉命调往上饶阵地， 准备近

距离出其不意地攻击。
1963年11月1日，一架U-2侦

察机从台湾起飞， 经过江西上饶
境内，被导弹二营的雷达发现后，
它偏离航线， 向西南逃离出上饶
伏击圈， 从南昌方向飞入苏联境
内侦察，苏联雷达跟踪后，向它发
射过导弹， 但没有击中。 然后，
U-2侦察机得意洋洋原路返回，
导弹二营的雷达密切跟踪， 当时
空军副司令员成钧中将亲自指挥
战斗， 并果断命令：“火速进入阵
地，做好射击准备。 ”

此时，U-2侦察机在往西北的
方向虚晃一圈后， 又像幽灵一样
回窜赣闽地区上空。 导弹二营岳
振华营长迅速命令：“用近距离快
速打法，37公里开天线。 ”天线打
开后，信号灯亮了。 在高低角引导
显示器左下边有一个半粒米大小
的信号显露出来时，于是，岳营长
大声命令：发射！ 话音刚落，王总
水与战友按下导弹发射按钮，电
光石火间，三发导弹“呼呼呼”地
直冲云霄， 与U-2侦察机来了个

“热吻”， 只见飞机被打得空中开
花，紧接着传来“轰”的一声巨响。
飞行员还算反应快， 在飞机爆炸
前跳了伞，五分钟后被我军活捉。

1964年， 导弹二营埋伏在漳
州山林中， 国民党反动派再次派
U-2侦察机抵近侦察大陆沿海。
在上级指挥命令下， 王总水再次
参加战斗， 三发导弹飞出， 瞬间
U-2侦察机解体。 从此之后，U-2
侦察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领袖接见
1964年7月7日，二营在福建

漳州击落一架U-2飞机后， 毛泽
东主席听到再次击落敌机的汇
报，非常高兴，对周恩来总理说：

“这支部队在哪里？我想见一见部
队。 ”

1964年7月23日，王总水和全
营官兵一起，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
德委员长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
见，并合影留念。 这是毛主席建国
后唯一一次接见整建制的部队。

1965年初，国家从地对空导弹
部队中抽调一批技术骨干支援地
方军工厂建设。王总水等89人被派
往兰州工作，从此脱下了军装。 几
年后， 他和妻子回到江西省上高
县，为家乡的经济建设作贡献。 他
一直把军功章和奖状压在箱底，
2011年从老房子搬进女儿的新居
时，他翻出箱底的奖状与毛主席的
合影，用镜框装好，挂在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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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惊闻罗宗海去世，
往事历历在目……

1973年9月初， 和平县文化
馆才决定， 要为国庆24周年办一
个书法展。 但馆里一张宣纸都没
有，馆长嘱我想办法。

当年，只能去广州采购。专程
去买，花销太大；若托人买，也得
找内行。

于是， 我第一个就想到罗宗
海。

那时，老罗在《广东文艺》任
美编。 而我作为被培养的青年作
者， 有幸常被借调来改稿或做见
习编辑。编辑部多见名家大师，如
秦牧、陈残云、萧殷、韦丘，等等。
他们白天上班都早出晚归， 唯有
沈仁康、罗宗海因离家较远，不到
周日就住在办公室不回家。 我嫌
文艺招待所人多嘈杂， 便也搬来
办公室住，所以彼此都很熟络。

那些夜晚，常见台灯下，沈仁
康伏案看稿改稿， 罗宗海忙着画
插图描水彩，画着描着，他时常起
身离座，把图画按在墙上，远远地
瞄了又瞄 ， 还嘱我“大胆提意
见”。 我学都学不来呢。 倒是他和
沈仁康， 常常对我的习作循循善
诱，多有指教。

每每夜深了， 我们便出到文
德路口消夜。夏夜一碗绿豆粥，冬
夜一碗猪红汤。 然后， 才冲凉卧
倒———那床是两张办公桌接驳而
成的。 一宿无话。

第二天清晨，早起的老罗，沙
沙刷刷地又忙着清扫庭院……

未想到，这些言传身教，竟成

了我日后编辑生涯最早的启蒙和
最好的示范，由此，令我深深领悟
到什么是编辑作风和敬业精神。

认定了罗宗海， 我当即就去
县邮电局，给他打通长途电话，烦
请代购并邮寄三百张宣纸。

老罗在电话里爽快地说：“没
问题！只是邮寄太贵了！小陈，不如
你跟和平班车的司机先说好，我明
天一早，就骑单车将宣纸送到长途
客运站，托他运回和平去！ ”

第二天下午五时，当我接到
三包捆成一大卷的宣纸，一看那
包裹用麻绳扎捆三层牛皮纸，牛
皮纸上的收寄地址和姓名落款，
正 是 老 罗 端 庄 秀 雅 的 毛 笔 字
……见字如见人， 我差点泪目
了！

正是这位老罗， 深得广东新
闻出版界的老革命、 老行尊黄文
俞的栽培与提携， 后来成为广东
新闻出版局局长， 在改革开放的
热潮中，一干就是八年整！别的不
说，有功劳也有苦劳：一幢巍巍然
的出版大楼， 就是在他的任上崛
起， 成为全国同行业中当年最高
最新的出版大厦！

不少人亲切地称罗宗海是
“公仔佬”。 不错， 美术是他的科
班专业。 他画人物，惟妙惟肖；他
画风景， 多姿多彩； 他擅长于水
彩。 但在宣纸上，他一样“挥毫山
作骨，泼墨水为魂”。 在广东乃至
全国出版界， 老罗作为有贡献的
领军人物， 在人生与事业的叠叠
宣纸上， 幻化出无数令人赞叹和
追忆的美妙图画……

□聂长江

他参与击落3架U-2侦察机

难忘的宣纸 □陈俊年
总是会做一些奇奇怪怪的

梦，梦境通常都是黑白版，极偶尔
也有色彩明丽的， 在彩色的梦里
基本没什么人物出场， 总是一个
人走在明亮纯净的画卷里， 也许
这正是小洁癖的由来。 梦里的环
境太干净清澈，色彩饱和明媚，是
在生活中永远不可能还原的幻
境，尘世尘世，杂质烟尘不就是环
境的一部分吗？ 尘世里找不到梦
境中见识过的“纯粹”，于是不由
得想创造一方尽量干净的“乐
土”。

也常常会在初遇某个地方
时， 莫名地觉得那场景就是曾经
在梦里的重现， 甚至有时候在回
顾某一个念念不忘的场景时，恍
惚觉得那也是曾经梦境的重现，
这样的次数多了， 难免会疑惑那
种感受的来源， 究竟是先有梦还
是先有现实？ 大概有很多人体验
过类似的感觉， 看到的场景仿佛
在梦里出现过，似曾相识梦归来。

在梦里，经常不是登高攀岩、
就是涉水趟滩， 每每从险象环生
中醒来， 庆幸刚刚不过是做了一
个梦。 在梦里的举止也常有别于
现实， 有时候甚至会表现为日常
懦弱的一个反面，显得异常勇猛，
而每当醒来自问， 深知那些做不
到的事， 在现实中最后还是做不
到， 想来人的日常表现真有做戏
的成分，有做给世人看的成分，也
有很多不得已的成分， 到了梦里
方可以任性那么“一丢丢”。 那时
候， 梦未尝不是白日生存遗憾的
补偿。

医学说多梦是睡眠浅的一个

表现， 当人进入一个不省人事的
深度睡眠中，确实很少会做梦，可
能那会儿脑神经真的不想波动了
吧， 就让思维按下暂停， 等待重
启。 那么，在那些多梦的睡眠里，
大概脑神经很热衷于欢快地思
索，梦想的步伐停不下来，有时候
不过打个盹的空儿， 短短的十几
分钟也能完成一个完整的梦，这
或者是人类多思多虑的一个反
映？

想起鲁迅先生曾有一说：我
梦见自己在做梦；再琢磨琢磨“庄
周梦蝶”的故事，不得不感叹：梦
与现实的距离是如此近， 近到睁
开眼睛是人生，闭上眼睛就是梦；
梦与现实的距离又是那么远，远
到穷尽一生也无法真实地触摸到
自己的梦，梦醒之后了无痕。

多数时候人对梦的记忆是短
暂的， 短暂到醒来的一瞬间必须
一吐为快，否则，起床转身收拾的
空儿，梦的记忆就溜走了，最多只
记得其中的某一个过分突出的细
节，或者身在梦中的某种感受，至
于梦的全貌与镜像世界， 像一溜
烟， 很快就稀薄到抓不住一丝一
缕了。

如此看来， 梦是无意识的意
境，梦也常常是有意识的念想。

从小到大到老， 每个人都有
过许许多多明知不切实际但还是
忍不住的念想，一个念想打碎了，
或者实现了， 又会拼出一个新的
念想来， 在诸多的愿望里憧憬着
前行， 才经受住了现实的各种摔
摔打打。相较于现实的冷静，念想
从来都是任性的， 那是人们在直

面残酷的现实时给自己寻觅的另
一个出口， 每一个念想都是一道
闪电，在其中包含了很多内容，随
着时间推移， 人们往往只记得曾
经一闪而过的光，然后，那光也淡
出了。那些怀揣过的念想，串起来
构成了一个人的梦想世界。

人类造出梦想这个词汇，大
抵也是表达：梦是恣意的，梦想是
没有边界的， 大可以无边无际地
去设想， 至于能不能在现实里抵
达梦想的彼岸， 那是时间和命运
的事。而追着梦想奔跑的时光，都
是心怀所愿的日子， 在梦想里徜
徉过的时光， 是草莽人生里最华
丽的一部分。

对于容易做梦的人， 总是会
有很多梦陆陆续续出场， 有些梦
因为过于个性化而变得耐人寻
味， 忍不住要在醒来的时候把玩
摩挲一遍，那些梦，是无意识里的
有意识，自由地飞起再散落。而梦
想， 我想那应该是有意识里的潜
意识，是意图明确的向往，把梦想
投放在现实里，捕捉再捕捉，实现
了是幸运，是满足，是意义；若历
经风雨，梦想没有实现，就当是大
梦一场，也是，曼妙的。

因为有梦，因为有梦想，才使
人生显得虚虚实实，有迂回，有转
折，有余味悠长，不至于因为直白
和生硬，而欠缺了艺术和梦幻。

人这一辈子， 时不时做一些
好高骛远的梦，其实还不错。我们
常说：悲观者永远正确，乐观者赢
得未来。“想得美”在某种程度上
未尝不是前进的动力， 人生还是
需要美梦的。

不能忘记的日子(水印木刻) □杜松儒

认识老头儿缘于参加
朋友邀约的饭局，说了老头
儿会光临。 他在业界的大名
如雷贯耳。 我自告奋勇去接
他。 到了约定的地点和时
间，老头儿远远地走来。 他
个子不高，体态匀称。 身穿
深色T恤和浅色长裤， 脚蹬
旅游鞋。 眼睛细长，步伐轻
快，双手摆动幅度大。 脸上
的笑容亲切而随和，握住的
手让人感觉温软。

坐上车，老头儿气定神
闲， 一望而知是那种见多
识广，久经大场面的人。 想
起他曾经在国企和政府部
门之间三进三出， 每一段
都颇有建树， 我不免颇多
钦佩之辞。 老头儿云淡风
轻地说 ：“都是老黄历 ，过
眼烟云啰。 退了休，就是闲
人一个。 我知道今天你要
参加。 现在的舞台是你们
的了。 ”我建议他把过去的
壮阔历程写成回忆录，警
示和激励后辈。 他爽朗一
笑：“趁着身子硬朗， 先抓
紧时间多出去看看大好河
山， 把从前忙于工作无暇
光顾的风景找补回来。 人
生的每个阶段是早划定好
的，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才
不留遗憾，活得踏实。 以后
实在跑不动了， 再来弄回
忆录也不迟呀。 ”我领会了
老头儿的豁达，频频点头。

酒桌上，老头儿被众星
捧月般簇拥着。 他兴致很
高，逐一回敬了席间每一个
人，包括小年轻和司机。 礼
数周全，令人感慨。 被追捧
着聊起过去，老头儿说大家
只知道他后来的热闹，不知
道此前他还当过兵， 种过
田，做过生产队长，入职公
司又一步不落地跑满了全
程。 总结人生体会，他说重
要的有三条： 一是悟性，江
湖一层纸，想明白了做什么
都能拿得起放得下；二是分
寸，很多人认识不到或者拿
捏不好， 因此纠结一生；三
是细节， 不光决定成败，也
是命运的窍门。 老头儿的话
自然赢来满堂喝彩。 他摆摆
手， 洒脱一笑：“见笑了，纯
属酒话而已。 ”又侧身玩笑
着对我说：“你家乡的腊肉，
我最爱吃了。 ”

后来我给老头儿捎去
腊肉，他回赠我一把做工考
究的紫砂壶，并热情传授我
鉴别真伪和工艺的心得。 又
领着我去品尝黄皮。 我还是
第一次吃到这种广东特有
的酸甜嫩滑的水果。 他说：
“黄皮清火败毒润肺，果皮、
果核、根茎甚至树叶皆可入
药，全身是宝。 广东的夏季
酷热， 连地下车库都像蒸
笼，可谓热得翻天覆地。 最
宜多吃黄皮。 ”我拎着他送
我的紫砂壶和满满一袋黄
皮出门，感觉如沐春风。

老头儿来过我公司。 尽
管公司规模不大，但熟悉钟
情的行业仍让他看得细致
和专心。 他说：“这个行业走
过几十年风风雨雨，集中度
越发高了。 典型的两家公司
蛮有意思：一家上边尽讲大
道理，下边很能干，可谓头
脑简单，四肢发达；另一家
恰好相反，上边战略策划能
力强， 下边全是机械运动，
又是别样一番表现———大
脑发达，四肢简单。 其余一
众公司则分列站队，一味邯
郸学步 ， 居然也都活得不
错。 业态的丰富多彩展现了
这个行业特有的魅力 。 其
实， 只要坚持做‘三好公
司’：一批好股东、一个好机
制、一班好高管，三者缺一
不可， 成功必然指日可待。
具体到你们也有自己的优
势———船小好掉头。 关键是
自身定位要找准， 要清晰，
不盲目随大流， 做特色，有
所为有所不为。 当然，还有
一个是凡事事在人为，一定
要带强队伍。 把爱兵如子和
慈不掌兵兼顾起来。 ” 一
个风云变幻几十年的庞大
产业，老头儿寥寥数语就数
说穷尽，顺带还给我指点迷
津。 我恭敬地递上香烟。 他
头顶星稀月朗，为数极少的
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 他吧
了口烟，慈眉善目地说：“你
生得雄纠纠的，一看就是个
想干事，能干事的人。 ”

老头喜欢在朋友圈晒壮
游天下的照片， 从西域戈壁
到东海之滨， 从北国边陲到
云贵高原，风景迥异，配文简
洁生动， 不变的是他那张富
有感染力的灿烂的笑脸。

周末，三五同道约请老
头游览北江。 游船徐徐溯源
而上，漫江碧透。 两岸崇山
峻岭，茂林修竹。 两山对峙，
一水中流。 这种雄浑大气的
水光山色在南粤大地难得
一见。 老头很开心，义务充
当起导游，对紫竹林、飞来
寺和飞来峡等景点娓娓叙
说，如数家珍。 他眯缝着眼
睛观察光线的变化，指挥大
家不负美景，从船头到船尾
拍起照来。无论摆pose还是
拍照，他都在行。 他还专门
去了驾驶室，拍了一张意气
风发的照片———只见他端
坐着， 左手把扶方向盘，右
手高举着伸出一个胜利的
手势。

回到船舱，他就着简陋
的卡拉OK， 即兴唱起了邓
丽君的《小城故事》。 唱毕，
在欢快的掌声中， 他不忘

“导游” 职责， 笑容可掬地
说：“清远是座小城，也是我
的家乡。 这里江水绿、山峰
险、景点好、美味多。 大家喜
欢清远，就请多多推介和分
享。 请你的朋友一起来，清
远来做客！ ”

□武桂琴

老头儿 □赵子安

曼妙的梦

啊，有雾！ 我的头刚探出帐
篷 ， 一团湿漉漉的空气便无声
地迎面扑来 ， 仿佛在一个地窖
里撞上了巨大的蜘蛛网 。 雾真
大 ，简直就是粉状的雨 ，完全就
是黏稠的水 ， 稠得连鱼都可以
泼剌泼剌地畅游其间 。 我在梦
里期待黎明 ， 不料黎明却彻底
泡在了弥天大雾里 。 一根树枝
轻轻摇动 ，几片叶子微微颤抖 ，
好像正在试探什么。 突然，啪的
一声响 ，是枯枝被踩断了 ，而后
便是一片寂静 ， 似乎有谁在倾
听。 有谁呢？ 没有谁。 只有我。
在这湘西的天平山上 ， 在这原
始次生林中。

踏着雾水润湿的山路， 我一
步步往上走。 林子里面，树木之
间， 散发着泥土呼吸的潮气，遍
地都是隔年的落叶，就像来不及
打扫的房间。 不过，我倒觉得亲
切 ，想起儿时清早起床 ，勾着脑
袋大声叫着，奔进爸爸妈妈的屋
里，扑到他们的被窝上面。 爸爸
妈妈刚刚起床，还没来得及叠被
子呢！ 被子上面好暖和，柔软的
皱折里满是芬芳。 一阵馨香飘了
过来。 馨香随着浓雾浮动，一起
一伏，把我围住。 不知道是什么
花。 也看不见它开在林子里的哪
棵树下。 或许是开在哪棵树上？

我不由得停住脚步， 闭上眼
睛细嗅着。

雾，慢慢地在眼前散开。 太
阳终于升起来了 ， 它不时地在
雾气里露出它的脸和身子 ，就
像人在浴室之中偶尔闪过赤裸
的身影。 山下现出一片蛋青。 森
林却仍黑魆魆的 ， 似把涂了墨
的尖刀 ， 把一片片闪亮的天空
与崎岖的山路分开 。 空中飘过
几朵红云 ，飘得天空也似在飘 。
云下掠过一群飞鸟 ， 紧接着又
一群飞鸟 ， 真不知是云变成了
鸟，还是鸟又变成了云。 晨光在
树叶之间跳动。 没有风。 这是晨
光在摇晃树叶 ， 于是树叶跟着
摆动。 树干却直直地向上升去，
托起树冠 ，翘望天空 ，好像在表
示着对大地的憧憬 。 憧憬什么
呢 ？ 想着 ，低下头 ，心却一下跳
到了口里。

好险 ， 我已走上了一个悬
崖 ， 脚下便是从深谷里伸上来
的碧绿树梢 。 起伏的森林在这
里犹如一个顽皮的孩子 ， 绊了
一跤 ，坠落下去 ，竟然丝毫未受
损伤 ，而且继续向前奔去 ，惊起
漫山遍岭的鸟唱 。 每一声都饱
含深情 ，唱得草木都抖掉露珠 ，
仿佛一下被搔着了痒处 ， 笑得
咯咯地颤动起来 。 鸟儿是由于
幸福而唱 ，还是为了幸福而唱 ？
恐怕永远难以把握 。 可以把握
的只有一点 ， 那就是天平山的
风水润柔了小鸟们的歌喉 。 我

的心又放落下来 。 我也仿佛觉
得自己自从来到这个世上头一
次听到了悦耳的歌声 。 头上的
天空至此已经高悬到了一个极
处。 透过天地之间的大气，一片
蔚蓝的晴朗天色正从北方延伸
过来 。 整个空间 ，如此清明 ，似
乎为我这凡夫俗子打开了洞穿
一生的眼界。

我低头寻找小路下去，谷底
和崖上定不一样 。 崖间一道小
小的缝隙像极了深邃曲折的走
廊。 太阳完全照不到这里。 蔚蓝
的天空也一下被龇牙咧嘴的岩
石遮住。 先前那些散去的晨雾，
原来全都躲到了这里 ， 浓浓地
漫遍了整个缝道 。 我又浸在了
雾水里。

我在雾水里摸索着，小心地
钻出这崖缝 ，回头一看 ，又惊住
了 ：在那陡峭的石壁上部 ，突兀
地伸展着一棵大树 ， 它的绿叶
经阳光穿射 ， 背面透出晶莹的
绿光 ， 就像一团硕大的翡翠 ，
不 ，它更像是一只山鹰 ，一只从
天而降的山鹰 。 它的羽毛被树
叶染绿 ， 它的利爪就是那些紧
抠着峭壁的裸露的树根 。 那是
棵亮叶水青冈。 刚才，我站在悬
崖上面 ，离它那么近 ，竟然没有
发现它。

阳光又跟在 了 我 的 后 面 ，
从这棵树照到那棵树 。 树脚隐

藏在青草丛中 ， 树身爬满了发
黑的青藤 。 即使在深深的山谷
里 ，每一束阳光也不会浪费 。 每
一缕细细小小的光线 ， 每一点
零零散散的光芒 ， 都被青草吸
收了去 ，化作紫红 ，化作绛黄 ，
化作玉白 ，化作天蓝 ，密密麻麻
地挂在枝梢 ， 好似五光十色的
宝石 。 这宝石便是龙虾花 ，一种
喜欢上树的花 。 一只带花的金
黄蝴蝶 ，柔软的翅膀一张一合 ，
穿越闪闪烁烁的光柱 ， 忽左忽
右地飞了过去 ， 与龙虾花丛融
为一体 。 我觉得自己通体上下
也被光柱穿透了 ， 似有一种迷
幻的精灵滋滋滋地涌进胸膛 ，
化作一双透明的羽翼 ， 从肩胛
下悄然伸出 ， 助我飞向那一个
个迷宫般的枝枝丫丫 。 在阳光
和 无 数 树 叶 所 组 合 的 万 花 筒
中 ，我也变成了一只 “龙虾 ”，穿
行在森林的碧水里 。

山谷里确有一条 溪 水 ，水
色蓝得奇妙绝伦 。 溪底的细沙
银光点点 ， 捞起来又是黄澄澄
的 。 溪水不深 ，但很湍急 ，碰到
石块就兴奋地隆起 ， 聚成白花
花的泡沫。 见到溪水，我不想走
了。 风儿也打了一个呵欠。 我是
在夕阳的光照中懒洋洋睁开眼
皮的。 我梦见了一些往事，一些
令人愉快的事 。 我的心中充满
喜悦。 夕阳自然朝西落下，它的

习惯性太强了。 溪面，这时已变
得血红，如同团团火焰织成。 然
而 ，它还在不断起伏 ，似乎永远
在重新编织。

树影越拉越长了，天在渐渐
暗下来 。 周围的一切好似一块
神奇的酵母在不停发酵 ， 不断
变形，不断胀大。 溪边那丛矮矮
的灌木 ，白天曾那么微不足道 ，
现在却竖成了一垛大墙 ， 咄咄
逼人地移了过来 。 我听见水珠
顺着枝丫扑簌簌地滚落在地 。
可是 ，天上并没下雨 ，而且还有
一轮明月 ，而且还是繁星满天 。
人说月亮星不明 。 这里可不是
这样的 。 这里 ，你举头望明月 ，
同时还会一声感叹 ： 天上有多
少星星啊！ 尽管随着你的感叹，
天上就滑落一颗流星 。 尽管随
着你的感叹 ， 天上又一颗流星
滑落。 天空依旧是这天空，苍穹
也与先前一样。

坐在溪边 ， 看着这些 ，我
的心底涌起波澜 。 心灵的激动
使我的感觉变得异常敏锐 。 周
围 的 一 切 在 我 的 眼 里 比 过 去
都清晰百倍 ，具有了独一无二
的 特 征 ， 就 连 空 气 也 包 括 在
内 。 我真愿以后天天如此 ：早
早醒来 ，观天看云 ，吸足地气 ，
体察万物 ，依照心灵的启示去
思索 ，以日出和飞鸟来检验自
己 。

在天平山上 □周实

英雄王总水


